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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几个关键实验的分析，深入论证了探测器的优劣对微观世界的影响，向读者讲

清楚了波粒二象性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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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略回顾一下双缝实验，用一束光照向两条平行的狭缝时，在后面的接收屏幕上会形成一系

列明暗相间的条纹，也就是双缝干涉条纹。



图 1

光此时的表现就像波一样同时通过了两条缝隙、并且被狭缝分裂成了两部分波继续向前传

播；然后两部分波相遇发生了干涉效应，就是两个波之间会相互叠加；波峰与波峰或波谷与

波谷叠加会使得它们的振幅变大，从而更加明亮，在屏幕上形成了亮条纹；而波峰和波谷叠

加则会相互抵消，形成暗条纹；最终形成的就是上图中明暗相间的一系列干涉条纹，和两列

水波纹相遇的情况差不多。

图 2

在使用分束器将入射光束分成两半的实验版本中，这种干涉效果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两束

光到达接收屏的路径分得更开、距离更远。



图 3

分束器是一块半镀银的镜子，也就是半透明的，与全镀银的镜子会将入射光全部反射出去不

同，分束器能够将光的波场分裂成两半，也就是一半光束反射出去、另一半会透射过去。再

使用两块全反射的镜子，将两部分光束一起反射到接收屏上，波粒二象性决定了在接收屏上

会出现干涉条纹。减弱激光源的强度，使光子一个一个的通过分束器，结果也是一样的。

经过多年的研究，科学家终于弄清楚了，包含光子、电子等在内的微观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

性。粒子平时以弥漫的波存在着，而一旦和其它物质发生相互扰动就会坍缩到粒子状态。对

于双缝实验而言，光会以波的形态同时通过两条缝隙产生干涉条纹；但若对通过缝隙的光波

进行测量，它就会坍缩成一个个的光子，不再产生干涉条纹，而是像子弹那样每次只能通过

一条缝隙直直的撞击到屏幕上。

这样的话，只要在狭缝上安装一个光子探测器进行测量，发射足够多的光子以后，就在屏幕

上形成了和狭缝相对应的两条亮条纹。而若将探测器关闭不再检测了，光就又会像波一样同

时通过两条缝隙再次产生干涉条纹。由此可见，光是像波那样同时通过两条路径、还是像粒

子一样只能通过一条路径，取决于是否对其进行测量。

这里伪科学家们表现得完全失去了智慧，只有平庸的五岁儿童的智商。伪科学家们对实验

中的镜子视而不见，成了名副其实的睁眼瞎，无视镜子的存在，这叫选择性失明。

我必须提醒读者注意，镜子可以视为观测者，两面“镜子”可以视为两个“观测者”，但

是，实验中这两个“观测者”好像不存在一样，光没有受镜子的影响，光依然表现得像波，

并没有因为镜子的“观测”而坍缩成光子，不再产生干涉条纹。如果真像量子力学所认为

的那样，不观测什么都不存则，光处于神秘的叠加状态，观测才坍缩为确定的现实，那么

经过镜子的“观测”光必然不再像波，也就是不再相干，所以屏幕上就不会有干涉条纹。



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经过镜子的“观测”，光仍然像波，仍然相干，屏幕上依然显示

了干涉条纹。镜子的“观测”对光没有丝毫影响。

结论就是，这个实验中观测与否对光没有任何影响。过去人们没有注意到的镜子，过去被

人们忽视的镜子，明明存在却被人们当做不存在的镜子，是问题的关键，这个实验中谁也

无法否认镜子的存在，但是存在的镜子又的确并没有对光产生任何影响，经过镜子的反射，

经过镜子的“观测”，光没有丧失所谓的波动性，没有塌缩为光子，相反，经过镜子的反

射，经过镜子的“观测”，光仍然像波，仍然相干，屏幕上仍然显示干涉条纹。

几百年来，在讨论光的干涉衍射这类现象时，人们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无数实验中人

们始终忽视了镜子的存在，没有注意到镜子的存在对光没有任何改变这个事实，没有注意

到镜子的观测对光没有任何改变这个事实，如果注意到这一点，就不会得出观测使微观世

界（比如光子）有确定的现实的荒唐结论。

科学界继续发问，那么，如果将探测器放置在双缝之后，此时光已经通过了双缝，“通过双

缝”这个事件已经成为了过去的历史，“检测光子”这个行为，还会对是否产生干涉条纹的结

果发生影响吗？

若产生了影响，发生在未来的检测行为，改变了“光子通过一条缝隙、还是同时通过两条缝

隙”的历史选择与决定吗？

这个思想实验是由爱因斯坦的同事惠勒提出的，在 1979 年纪念爱因斯坦诞辰 100 周年的讨

论会上惠勒描述了延迟选择实验的构想，这个巨大的脑洞当时震惊了学术界。5 年之后，马

里兰大学的卡罗尔·阿雷和同事以及慕尼黑大学的一个小组完成了这个实验。

在分束器的后面放置一台光子探测器，如果它检测到了光子，那么光子就是走了这条路径；

若没有检测到，光子就必然是走了另外一条路径；只要探测器开机，就一定会知道光子是从

哪条路径通过的。



图 4

这种对光子究竟选择了哪一条路径通过的检测行为，使得光子表现的像粒子一样，不再产生

干涉图案。可是一旦关闭了探测器，不再检测光子的路径信息，干涉图样就会再次出现。

而在理论上，分束器之后的路径可以无限的延长，探测器可以放置得无限远，就能够实现在

光子已经通过分束器之后，再决定是否开机进行检测。事实上，就算把探测器放到距离分束

器一亿光年远的位置上、一亿年之后再开机，也丝毫不会影响实验结果。

这个实验的诡异之处在于：路径选择的检测行为，发生在光子通过分束器，决定是像“波”
一样同时通过两条路径、还是像“粒子”一样只能走其中一条路径这种选择的很久之后。也就

是说光子在通过分束器时，根本就不知道探测器是否会开机。实验结果似乎表明了两种古怪

的可能性：

1.光子好像能够预测到探测器在未来是否会开机，从而提前决定自己在通过分束器时的行

为。如果探测器在未来会开机，光子就“决定”自己要像一个粒子那样只选择一条路径通过；

反之，就像波一样同时通过两条路径。

2.光子似乎能够根据未来所遇到的情况，修改自己的历史选择。如果光子以波的形式通过分

束器选择同时走两条路径之后，突然在其中一条路径上“发现”了探测器开着机，就“意识到”
不得不修改自己的历史行为，选择使自己像一个粒子那样只走一条路径。若没有发现探测器

开机，就正常的以波的形式在屏幕上形成干涉图案。

无论探测器何时开机，哪怕在光子已经通过分束器之后再开机，光子的行为也永远不会出错。

但它究竟是如何通过两条路径的历史，却只有在未来的最终结果完全确定下来之后才能清晰

的展露出来；在此之前，光子的历史轨迹是模糊不清的，它没有被观测到的过去只存在于不

确定的概率之中。



我们也可能会认为在达到光速时，时间是静止的，所以从光子自身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时间

都是一样的，通过分束器的时刻与探测器开关机的时刻并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差别；过去与未

来之分，只存在于观测者的参考系之中。但是，科学家们若使用比光子更慢的粒子来做实验，

结果仍然是一样的，事物的本质并不在于此。

我必须指出：伪科学界这里明显有谬误，前面已经指出，反射镜也可以视为观测者，但是，

这两个观测者的“观测”，并没有使光坍缩，依然显示了干涉图样。而“探测器”这个观

测者却使光不再显示干涉图样，这证明探测器干扰了光，使光不再像波，失去了干涉能力。

也就是说，反射镜是精密的仪器，精密的观测者，而探测器是粗糙的仪器，粗糙的观测者。

屏幕也可以视为一个观测者，但是，这个观测者的“观测”，并没有使光坍缩，失去所谓

的波动性，依然显示了干涉图样。而探测器这个观测者却使光不再显示干涉图样，这证明

探测器干扰了光，使光失去了干涉能力。

结论显而易见：观测不一定影响光的特性，也就是说，不是所有观测都能影响光的特性，

不是所有观测者都能影响光的特性，只有特殊的观测才影响光，只有特殊的观测者才影响

光，镜子与探测器都是观测者，但镜子与探测器是两类观测者，一种是优质精致的观测者，

另一种是劣质粗糙的观测者，优质精密的仪器不影响光，劣质粗糙的仪器影响光。实验中

优质精密的仪器不影响光的干涉性，劣质粗糙的仪器影响光的干涉性。

在任何实验中难道不都是如此吗？的确如此，几千年来在任何实验中优质精密的仪器都不

影响被测者，劣质粗糙的仪器都影响被测者。由此可见，量子力学没有任何值得一提，值

得大惊小怪的地方。

伪科学界继续表现自己的傲慢，未来发生的偶然事件竟能使得过去变得不同很令人困惑，然

而惠勒还提出了更加匪夷所思的宇宙版本的延迟选择实验。

图 5



光源不再是实验室中的激光，而是具有超常亮度、在 100 亿光年外也能被观测到的类星体，

用居间星系的引力透镜效应做分束器。来自遥远类星体的光，会被引力透镜劈裂、汇聚，在

理论上会产生干涉图案，如果把光子探测器放在其中一条路径上，就能重现延迟选择实验的

结果。虽然并没有人做过这个实验，但从原理上来说，只要收集到足够多的光子就能达到一

样的效果。

图 6

这个实验版本的关键之处在于，类星体的光子来自于几十亿光年之外，它们经过引力透镜时，

到底是像粒子一样沿着一条路径运动、还是像波一样同时沿着两条路径运动的选择和决定，

在人类和探测器、甚至是地球诞生之前就已经做出了。那么，在 21 世纪打开或关掉光子探

测器，会对几十亿年前的光子运动产生影响吗？

我们显然认为不会，光子在这几十亿年的运动中一直处于各种可能性混合在一起的、模糊的

量子态，插入探测器之后显现出了包含这一行为的历史，而其它未被观测到的那些历史也全

部都发生了。

这里又是神谕式的胡说，事情的真相简单的多，每个还有正常头脑的人都能理解：劣质的

粗糙的探测器使光子失去了干涉能力。当然，劣质的粗糙的探测器只能影响以后的时间里

的事情，不能影响以前已发生的事情，历史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1 光子好像能够预测到探测器在未来是否会开机，从而提前决定自己在通过分束器时的行

为。2 光子似乎能够根据未来所遇到的情况，修改自己的历史选择。”这两种伪科学界热心

鼓吹的神迹从来没有发生过，发生的是伪科学界面对普通的自然现象表现出来的祈求神灵

庇佑的真正神迹。



使用探测器来检测光子从哪一条路径通过的行为，使光子显现出了粒子的特征。如果采用一

种新的方法来对光子进行标记，从而获知它走的是哪条路径，然后在到达接收屏幕之前再将

这个历史标记信息擦除，标记与擦除的历史行为分别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玛兰·斯考利和凯·德鲁尔，发现了因观测扰动进而坍缩这种解释中的不足，在 1982 年首次提

出了量子橡皮擦除实验，雷蒙德·齐奥、保罗·奎特和埃弗雷姆·斯特恩伯格做了这个实验。我

们还继续以简化的示意图来说明这个实验，在双缝实验中的每个缝隙前面都安放一个标记装

置，它能够给每一个经过缝隙的光子做记号。例如迫使光子的自旋方向不同，左边缝隙的自

旋向上、右边的自旋向下。然后使用一台更加精密的接收屏，能够在光子落在屏幕上时，识

别出光子的自旋方向，这样就能检测出产生条纹的每一个光子是从哪一个缝隙通过的。实验

结果不出所料，没有产生干涉条纹。

图 7

那么，如果在光子撞击到接收屏上面之前，将标记装置所打上的记号擦除，就不会再检测出

光子究竟是从哪一个缝隙通过的信息了，这样做会发生什么呢？

因为此时被标记好的光子已经通过双缝了，在到达接收屏之前才擦除标记信息，会不会太晚

了、从而对最终结果不会再产生任何影响了呢？

诡谲的量子力学几乎从未令人失望过，任何以经典世界方式进行的思考都败下阵来。将擦除

装置放在接收屏前面，无论从左边缝隙、还是右边缝隙进入的光子，都会被擦除装置强迫其

自旋指向同一个固定方向。这样一来，就无法再从光子相同的自旋方向上，判断出它是从哪

一个缝隙通过的。没有任何悬念，干涉条纹再次产生了。



图 8

量子似乎在与世界玩着捉迷藏，只要你没检测出来，它就模模糊糊的波动来、波动去，没个

定型又好像无处不在。一旦与真实世界纠缠在一起、被扰动了，它就变成了一块小石头来砸

你；可是当你一转过身去，它又飘忽不定了。。。而且它还变本加厉，只要你检测不出它究

竟来自于哪里的本来面目，它就敢明目张胆的在你眼皮底下玩消失。。。（这里的“你”代指

世间万物，不仅是指人，更没有证据表明与意识相关）

的确，诡谲的量子力学几乎从未令人失望过。不过，败下阵来的不是以经典世界方式进行

的思考，败下阵来的是一心做海森伯这个骗子跟屁虫的整个伪科学。这个实验中，擦除装

置显然干扰了光，使原本不相干的光有了相干性。擦除装置是粗糙的仪器。这里没有任何

诡谲，诡谲的是伪科学界自身，伪科学界不能理解任何普通的自然现象，总是一味哭泣，

把我们由现实拖入虚无缥缈的神灵世界，以此表达对中世纪罗马教会的崇拜。

量子橡皮实验的升级版本，对人类的认知和经典意义上的时间、空间概念发起了更加猛烈的

挑战。“延迟选择的量子橡皮擦除”实验，也是斯考利和德鲁尔提出的，真是不怕脑洞大、就

怕不敢想啊～～

在分束器之后的两条路径上，各插入一个降频转换器，对这种设备输入一个光子它就能输出

两个光子，而每个输出光子的能量都是原始光子能量的一半（降频）。其中一个光子（信号

光子）还沿着原始光子的路线继续向反射镜子和接收屏运动，而降频转换器产生的另外一个

光子（闲频光子）则被发射到光子探测器中。



图 9

这样一来，通过检测闲频光子就能知道信号光子走了哪一条路径。虽然这是一种间接的检测

方式，但我们仍然可以明确的获知光子的路径选择。不出所料的，只要能够确定路径信息，

就不会产生干涉条纹了。

那么，这种结果是因为“能够被确定”还是因为“检测行为”引起的呢？接下来，科学家为闲频

光子设计了一个迷宫，在它走出迷宫之后再进入光子探测器；这时即使检测到了闲频光子的

存在，也根本无法知道它究竟是从哪一条路径通过的了。方法很简单，只需要增加几个分束

器，因为光子在通过每一个分束器时都有两种可能的路径供选择，所以连续通过两个以上的

分束器时就无法确定具体的路径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历史轨迹信息被擦除了。



图 10

上图虽然看着乱，但并不难理解。

1.从右侧降频转换器（R）发射出的闲频光子，进入分束器 A；

2.之后有 50%的概率进入探测器 1，也有 50%的概率进入分束器 C；

3.如果进入探测器 1，将被检测出它来自右边的路径；

4.如果进入分束器 C，那么之后有 50%的概率进入探测器 2，也有 50%的概率进入探测器 3；

5.同理，从左侧降频转换器（L）发射出的闲频光子，也将在这一边的路径中重复上述过程；

6.进入探测器 1 的闲频光子，只能来自 R；

7.进入探测器 4 的闲频光子，只能来自 L；

8.进入探测器 2 和 3 的闲频光子，即可能来自 R、也可能来自 L；

从这种路径设计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若探测器 1 检测到了闲频光子，那么它的信号光子伴必然是从右边的路径通过的；



2.若探测器 4 检测到了闲频光子，那么它的信号光子伴必然是从左边的路径通过的；

3.而若探测器 2和 3检测到了闲频光子，那么它的信号光子伴即可能是从左边的路径通过的、

也可能是从右边的路径通过的；

4.探测器 1 和 4 检测到闲频光子，信号光子的路径就是确定的、已知的；

5.探测器 2 和 3 检测到闲频光子，信号光子的路径就是不确定的、未知的；

实验结果如何呢？接收屏幕上乱糟糟的，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干涉条纹。然而，一旦将信号

光子在屏幕上形成的数据点，与其被检测到的闲频光子伴逐一对应起来，按照 4 个探测器划

分成4个子集各自独立提取出来（也就是说将进入探测器1的闲频光子所对应的信号光子伴，

在屏幕上形成的图像点阵分离出来单独显示，以此类推），惊人的结果就出现了。

1.探测器 1 和 4 的子集，没有形成干涉条纹；

图 11

2.探测器 2 和 3 的子集，形成了明显的干涉条纹；



图 12

3.经 @田三川提醒，探测器 2和 3子集形成的干涉条纹有相位差，将它们叠加在一起之后组

成的新图像，恰好与探测器 1 和 2 的差不多，也就是说在 2 与 3 的合集中分辨不出干涉条纹，

只有独立出来才能看得到；

图 13

上图是模拟的光子检测过程记录，我画的图与其顺序不一样，对照关系：R01 与 R02 对应探

测器 3 和 2，R03 与 R04 对应探测器 4 和 1。

这个实验结果表明了，即使光子探测器开机进行检测，但只要无法从检测结果中分辨出光子

的路径信息，光子就会像“波”一样同时通过两条路径，形成干涉条纹；反之，一旦能够从检

测结果中确定出光子的路径信息，它就会像粒子一样只能沿直线通过一条路径。

file://///www.zhihu.com/people/326eeec7a73d54e5b821a5df7e3cbb2b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组成迷宫的 3 台额外的分束器和 4 台闲频光子探测器，它们所处的位置

与实验结果完全无关，探测器接收到闲频光子的时间可以晚于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的时间，

因此它们都可以被部署在 10 亿光年之外。

接收屏幕上的光点在实验室中很快就形成了，而闲频光子却要在 10 亿年之后才能确定自己

究竟会从哪一个分束器通过、又会被哪一个探测器接收到了；而被哪一个探测器接收到，才

是其信号光子伴在实验室中是否形成干涉条纹的原因。

然而结果的形成，却比它发生的原因，早了 10 亿年。。。对于量子态来说，经典意义上的

时间似乎是不存在的、空间也只是大尺度范围上的弥漫概率，只有在坍缩的那一刻才能开始

显现出来。。。而由它们所组成的真实世界，就半分也不能跨越了。

假如实验开始的一亿年之后，有个淘气的外星人把所有的探测器都给拿走了，显而易见的你

会判断出接收屏幕上肯定形成了干涉条纹、而且你也亲眼看到了。可是，导致这个结果的原

因，却是在屏幕上已经形成干涉条纹的一亿年之后才发生的啊。。。正在做实验的你，怎么

会知道一亿年之后外星人拿走了探测器这回事呢？信号光子又是怎么未卜先知的呢？

也许以经典世界的思考方式来看待量子行为就是错误的，现在还无法从理论上将宏观世界与

微观世界统一起来，它们的运转规则几乎完全不同，时空概念可能也会很不一样。一旦将量

子实验向宇宙尺度扩展就会遇到严重的逻辑问题，可能至少得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衔接上的

那一天才能对世界的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

当前人类的认知中，除了没法拿人来做实验的意识之外，最令我们困惑不解的就是不断被观

测到的各种奇异量子现象了。在这个微观世界中，不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似乎消失了，

而且时间也变得混乱模糊，历史与未来纠缠在一起。费曼提出的“量子力学的历史求和方法”
认为：粒子的每一种可能的历史都同时发生了，每一种情况都对它们共同实现的结果的概率

有贡献，将这些贡献正确的加起来，结果将与量子力学所预测的总概率一致，概率波中蕴藏

着观测之前的所有历史、是所有可能的过去的混合。

可是，历史求和的准确含义究竟是什么呢？量子真的是走遍了所有可能的路径才撞到探测器

上的吗？还是说费曼的理论只是一种能够得到答案的巧妙的数学方法？虽然量子力学中充

满了令人不解的现象，但谜团并不会使理论与实验产生矛盾，理论总会被实验所验证。能够

预测结果的理论就是有效的、可以被正确应用的，至于光子究竟是怎样到达屏幕上某一点的，

暂时就不那么重要了。

而若想要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进行彻底的解释，当前的科技发展水平远远做不到。对于各

种终极问题，科学可能永远也回答不了，因为这可能都是宇宙自诞生起就先天自带的基本属

性。我们无法去到宇宙诞生之前一探究竟，数学工具在奇点面前就已经失效了，我们只能不

断的去认识和发现已经存在的规律、进行学习和研究、想办法更好的去利用规律。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听伪科学界的胡言乱语，伪科学界的寡廉鲜耻的胡闹必须结束。对实验

的解释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不但存在着光子，还存在着由光子发射吸收的和光子一起运

动的更微小的粒子群，以及粒子群传播的波。这个实验结果表明了，即使光子探测器开机

进行检测，但只要无法从检测结果中分辨出光子的路径信息，光子就通过了一条路径，但

由光子发射吸收的和光子一起运动的更微小的粒子群，以及粒子群传播的波，会同时通过



两条路径，最终互相影响形成干涉条纹，的确，一个光子只通过了一条路径，但由光子发

射吸收的更微小的粒子群，以及粒子群传播的波，却同时通过了两条路径，互相作用的结

果没有抵消，形成干涉条纹；反之，一旦能够从检测结果中确定出光子的路径信息，光子

虽然只通过了一条路径，但由光子发射吸收的更微小的粒子群，以及粒子群传播的波，同

时通过了两条路径，此时光子和由光子发射吸收的更微小的粒子群，以及粒子群传播的波，

互相作用的结果是抵消了，所以显示的只是一个光子的个体行为。

“然而结果的形成，却比它发生的原因，早了 10 亿年。。。对于量子态来说，经典意义上

的时间似乎是不存在的、空间也只是大尺度范围上的弥漫概率，只有在坍缩的那一刻才能开

始显现出来。。。而由它们所组成的真实世界，就半分也不能跨越了。

假如实验开始的一亿年之后，有个淘气的外星人把所有的探测器都给拿走了，显而易见的你

会判断出接收屏幕上肯定形成了干涉条纹、而且你也亲眼看到了。可是，导致这个结果的原

因，却是在屏幕上已经形成干涉条纹的一亿年之后才发生的啊。。。正在做实验的你，怎么

会知道一亿年之后外星人拿走了探测器这回事呢？信号光子又是怎么未卜先知的呢？”

原因和结果没有任何混乱，“然而结果的形成，却比它发生的原因，早了 10 亿年”这只是

科学界的病态产物，现实中是不存在的。真实的情况再简单不过了，光子和光子发射吸收

的众多更微小粒子，以及众多更微小粒子传播的波一起运动，光子始终是粒子，所谓的波

粒二象性不过是由光子发射吸收的众多更微小粒子以及众多更微小粒子传播的波，其它粒

子的所谓波粒二象性原理与光是一样的。这里不需要神学，不需要神秘主义，不需要科学

界的种种无聊的梦呓。之前最简单不过的自然现象被无限神秘化了。

精致的观测者对光（被测者）的影响非常微小，不会影响光（被测者）的属性，例如前面

提到的反射镜，屏幕等等，劣质的观测者对光（被测者）的影响非常巨大，改变了光（被

测者）的属性，使其表现的像粒子或像波，例如前面提到的探测器，擦除装置等等。探测

器使光只像粒子，擦除装置使光只像波。

在所有的实验中，光子都只通过了一条路径，但由光子发射吸收的并和光子在一起的更微

小的粒子群，以及粒子群传播的波，会同时通过两条路径，如果沿途受到的干扰微弱，那

就保留其原有的性质，如果受到的干扰强烈，那就改变其原有的性质。光子和由光子发射

吸收的更微小的粒子群，以及粒子群传播的波相遇时，最终结果由它们互相作用的结果决

定，通常会形成各种亚稳态。这种亚稳态类似几股相遇的风形成龙卷风，红蓝墨水自组织

时的花纹。

举个更直观的例子，一个带电铁球，只能通过一条狭缝，但带电铁球发射吸收的电场同时

通过了两条狭缝，通过了一条狭缝的带电铁球和通过了两条狭缝的带电铁球发射吸收的电

场到达屏幕时相互作用，最终使带电铁球的落点形成特殊的分布，这个分布也就是人们所

说的干涉条纹。

任何认真阅读本文的诚实的学者都会对伪科学界表现出的愚昧，混乱，无知感到震惊。不

是我说伪科学界愚昧，混乱，无知。伪科学界自己也承认自己的愚昧，混乱，无知。

例如文中表达的伪科学界普遍存在的这样的观点：



“可是，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却是在屏幕上已经形成干涉条纹的一亿年之后才发生的啊。。。

正在做实验的你，怎么会知道一亿年之后外星人拿走了探测器这回事呢？信号光子又是怎么

未卜先知的呢？”

“最令我们困惑不解的就是不断被观测到的各种奇异量子现象了。在这个微观世界中，不但

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似乎消失了，而且时间也变得混乱模糊，历史与未来纠缠在一起。”

“而若想要对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进行彻底的解释，当前的科技发展水平远远做不到。对于

各种终极问题，科学可能永远也回答不了，因为这可能都是宇宙自诞生起就先天自带的基本

属性。”

“量子力学中充满了令人不解的现象，”

在这些流行的观念中伪科学界根本无法掩饰自身的愚昧，混乱，无知。

其实科学界没有人真正懂量子力学，有以下三位量子力学权威的话可以为证：

1）推出量子力学的正统诠释的哥本哈根学派的领袖人物玻尔曾说：“如果谁没被量子力学

搞得头晕，那他就一定是不理解量子力学。”

2）爱因斯坦说：“我思考量子力学的时间百倍于广义相对论，但依然不明白。”

3）提出了量子力学的第三种表述（路径积分）的费曼直言不讳的说：“我可以很确定的告

诉大家: 没有人真正了解量子力学。”

既然科学权威们自己坦白了自己的无知，承认了科学界的无能，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

.


